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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的“记忆宫殿”：中古宫廷
诗歌中的创伤与暴力

田　晓　菲
（哈佛大学　东亚语言与文明系，０２１３８ＭＡ，ＵＳＡ）

　　摘要：一个人如何回忆和书写一段创伤的经历，并进而把它转化为一件文学作品？对创伤
的记忆如何决定了它在文学中的再现？它的文学再现又会如何重塑一个人的记忆？导致创伤

的缘由———不论是战争、死亡、暴力，还是离散———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在一位中国六

世纪贵族诗人庾信身上，我们将看到这些关于创伤记忆和文学再现等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庾信来说，正因为固有的诗歌写作传统和资源皆不足

以表达创伤体验和复杂的个人情感，诗人开始尝试创建新的诗歌语言和自我书写方式，对南方

宫廷诗歌的既有类型和写作常规进行变形，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而在这一过程中，庾信以

南方宫廷诗歌的材料、资源和技术作为基础，建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记忆宫殿”。就这样，

庾信重新营造了宫体诗，使它成为可以再现个人经历特别是痛苦经历的媒介。

　　关键词：庾信；记忆；创伤写作；南朝宫廷诗歌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６５２２（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一个人如何回忆和书写一段创伤的经
历，并进而把它转化为一件文学作品？对创伤

的记忆如何决定了它在文学中的再现，同时，

它的文学再现又会如何重塑一个人的记忆？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精神分析的出现和世界大

战的爆发，尤其是种族屠杀之后，对创伤的研

究逐渐成为显学。但是纵观历史，导致创伤的

缘由———不论是战争、死亡、暴力还是离

散———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在一位六

世纪中国的贵族诗人身上，我们将看到这些关

于创伤记忆和文学再现等问题复杂地纠缠在

一起，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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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诗人便是庾信（５１３５８１）。庾信生于
梁武帝太平治下繁荣昌盛的梁朝，长于梁朝。

然而，公元５４８年爆发侯景之乱，庾信和梁武
帝、皇太子以及众多的梁朝宗室和臣民一起在

围城中度过了血腥的五个月，目睹了种种英勇

与懦弱的行为、暴力、饥馑、瘟疫和死亡。梁朝

在数十年不识干戈、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迅速分

崩瓦解，庾信亲身经历了梁朝的覆灭，并在战

乱中失去了二子一女，最终作为南朝使臣被羁

留北方，直到去世。庾信生前被誉为文学大

家，后世更是评价他为唐前最伟大的诗人之

一。他现存的大部分作品是入北以后创作的。

①我们现在普遍用《拟咏怀》这一题目指称庾信创作的二十七首诗。然而初唐类书《艺文类聚》在载录
这些诗时仅称之为《咏怀诗》。见《艺文类聚》（台北文光出版社）卷２６，４６８页。

②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论点，本文限于篇幅，无法深入展开讨论。虽然我在本文中着重强调了解诗人
“文本经历”的必要性，但在书稿中也会论述诗人生活经历中的细节是理解某一些《咏怀诗》的关键。将

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和庾信进行对比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观点：学者们经常将阮籍诗放置在诗人生平背景
下来解读，他们阐释的前提总是这些诗歌是在某些历史事件发生后所创作的，但对此我们其实并不能

确定，因为我们并不确知这些诗的创作年代，因此，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没有办法实证的推测。此

外，人们猜测阮籍诗歌中所指射的事件都是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而非个人的生活细节。

从任何角度来看，庾信的经历都堪称创

伤体验：从宫廷中最受尊宠、前途无量的贵公

子，变成流落异地的亡国羁旅之臣，熟悉的一

切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自己也不止一次直

接面临死亡的威胁。这些痛苦的经历在庾信

的诗文中多有反映。然而，众所周知，宫廷诗

歌是一种具有严格形式制约、以优雅得体为

特征的文体。对一位杰出的宫廷诗人如庾信

来说，他所经历的强烈的个人痛苦，如何以他

自幼所继承、所熟悉，并一直浸润其中的宫体

语言这一文字资源表达出来？

在本文中，笔者希望提出，对于庾信来

说，正因为固有的诗歌写作传统和资源皆不

足以表达创伤体验和复杂的个人情感，诗人

开始尝试创建新的诗歌语言和自我书写方

式；在这一过程中，以南方宫廷诗歌的材料、

资源和技术作为基础，庾信建构了一个错综

复杂的文本的记忆殿堂。①通过对南朝诗歌

的指涉与重写，庾信重新营造了宫廷诗歌，使

它成为可以再现个人经历特别是痛苦经历的

媒介。

在庾信之前，对某诗人生平和时代背景

只要具有大致的了解，便足以把握其诗歌的

含义。但庾信的自我书写模式却不尽然：它

需要读者对庾信过去的生活经历和文本经历

有着密切的、细节化的熟悉，唯此才能完全理

解和欣赏他的诗歌。②这里的“文本经历”当

然包括比较古老的文化传统如经、史、子、集

中的经典著作，但更重要的是，庾信在诗中频

繁地指涉和引用时间上相近的南朝宫廷中的

创作。后者是属于庾信个人的文本经历，而

非士人群体所共享的文本资源；它包括梁朝

皇子和宫臣们在各种社交场合所创作的作

品，以及庾信作为宫廷近臣所了解的梁朝宫

廷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层面来看，

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文本经历不可分离；庾信

对创伤经历的回忆也因此和他对南朝宫廷的

文本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文讨论三首庾信《咏怀》诗———其七、

其十七和其二十七。下文将首先论述庾信如

何对南方宫廷诗歌的既有类型和写作常规进

行变形，创造一种可以言说创伤的新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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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之后，会集中讨论庾信在生存经验和文

本经验基础上建造的“记忆宫殿”。“记忆宫

殿”原指一种记忆技巧，它用视觉化的方式

在脑中整理和储存信息。笔者在此借用该术

语来展现庾信对南朝文本传统的化用，以及

他在羁旅生活中如何近乎偏执地构造新的记

忆殿堂。这个由南方宫体诗歌中的文字与意

象所建构的记忆殿堂就像一个迷宫，充满了

一个接一个的隔间、秘密通道和暗室。

①关于庾信诗歌文本，本文征引出处均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北周
诗”卷三，页２３６７２３７０，下文不一一注明。关于批注，笔者参考了清代倪的《庾子山集注》（以下简称
《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和葛蓝（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Ｇｒａｈａｍ，Ｊｒ．）与海陶玮（ＪａｍｅｓＲ．Ｈｉｇｈｔｏｗｅｒ）合著论文
“ＹüＨｓｉｎ’ｓ‘ＳｏｎｇｓｏｆＳｏｒｒｏｗ’”（《庾信的＜咏怀诗＞》，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３．１（１９８３）：５
５５页），这篇文章包括《咏怀诗》的英文翻译和详细的评注，是葛蓝去世后由其导师海陶玮在其译文遗
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文章主体的评注皆由海氏执笔（以下简称海文）。关于庾信诗歌中的典故，倪注

和海文是最好的起点，尤其是后者，参考征引了当时可见的古今中外注本，包括倪注、吴兆宜注、余冠英

选注、林庚选注，谭正璧、纪馥华选注，以及查赫（ＥｒｗｉｎｖｏｎＺａｃｈ）的德文全译和傅德山（Ｊ．Ｄ．Ｆｒｏｄｓｈａｍ）
的英文选译，等等（见海文第６页注三）。笔者也参考了海文发表之后出版的庾诗注本，包括舒宝章选
注《庾信选集》（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３），许逸民选译《庾信诗文选译》（巴蜀书社１９９１），杨明、杨?编注《谢
緿庾信及其他诗人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杜晓勤选注《谢緿庾信诗选》（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但就本文所讨论的这几首诗来看，后人注本在标识典故方面都没有超出早期注家的范围。下
文对典故的解说，凡经前人指出者皆一一注出，不敢掠美。

②倪引枚乘《上书重谏吴王》：“［秦］北备榆中之关”（２３３页）。榆中也称榆林塞（今内蒙古境内）。
这里泛指北部边塞。

在美国文学批评家卡茹思的定义中，“创

伤指对瞬间发生的灾难性事件的强烈体验。

对该事件的反应往往滞后，体现在无法控制的

重复性幻觉和其他侵入性现象中。”［１］延宕和

重复是理解创伤记忆的关键。与其说创伤是

仅仅发生于过去、存在于过去的事件，不如说

“一次创伤的经历并不会局限在具体的空间

和地点上，因为它会不断在创伤经历者的脑中

重现。正如许多研究创伤的学者认识到的，延

迟不仅体现在创伤所带来的影响上，也在对创

伤事件的体验上。在很多方面，创伤本身便是

记忆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只存在于记忆

中。”［２］换言之，创伤具有双重的时间性，既属

于过去又存在于此刻。而在创伤写作中，记忆

被一次又一次地唤回并且重构。庾信处理创

伤经历的方法是不断地召回自己的文本记忆。

每次它们出现在写作中时，庾信都会在此基础

上重建对这些文本的记忆。作为一个作者，庾

信无时无刻不在被过去的南朝诗歌文本所萦

绕和折磨，它们以支离破碎的变异的形态出现

在庾信的诗中，但可以被拥有同样文本记忆的

读者轻易辨识出来。这是创伤记忆的一种特

殊形式：与其说是面对与解决过去的心理创

伤，不如说庾信陷落在梦魇般的记忆迷宫中无

法逃脱。

一、对既有诗歌类型及写作常规的变形

（之一）：“王昭君”

我们先从庾信的《咏怀（其七）》开始谈

起。这首诗相对来说比较直白，但细看之后，

其实并不简单。①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②

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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孀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①

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

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３］

①用“束素”指女性的腰肢为常见的文学表达。该句意为腰身消瘦以至于比一束素绢更纤细。“孀”，一作
“纤”。

②参见海文２３页；《谢緿庾信及其他诗人诗文选评》９８页。杜注认为诗人在此诗中以张骞或李陵自况，
但也承认第三、四联“此四句皆以闺怨况己之边愁”（《谢緿庾信诗选》，１７８页）。

③据陈代智匠《古今乐录》所载，梁武帝天监（５０２５１９）年间，宫廷乐工在晋宋旧曲的基础上创作了新的
王昭君舞乐。见宋代郭茂倩撰《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卷２９，４２５页。

④以《王昭君》或者《明君辞》为题的乐府被收录在郭茂倩《乐府诗集》卷２９。这组乐府较为著名的南朝
作者包括鲍照、沈约、何逊，萧纲、萧纪、沈满愿等。

⑤第一首的尾联为：“别曲真多恨，哀弦须更张。”第二首的尾联为：“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

倪以为诗中的女性形象属于“闺怨”传

统，盖诗人自喻：“自言关塞苦寒之状，若闺怨

矣”（《集注》２３４页）。现代中外注家大多接
受了倪的解读，或以为诗中女性形象令人联

想到蔡琰、乌孙公主、王昭君等。②但在六世纪

的阅读视野中，这首诗既不是描述普遍的“闺

怨”，也不是泛指古时候远嫁边地的女子，而

只能是最清楚不过地演绎了“王昭君”的故

事。“王昭君”不仅是南朝常见的诗歌题材，

也是梁朝宫廷乐舞节目之一。③④庾信本人创

作过两首关于王昭君的诗歌。一首题为《王

昭君》，其中有道：“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

行。”［４］这里的描写正与《咏怀》第三联相似，

都描述了女子瘦损的腰身和无穷的眼泪。但

是《咏怀》中的两句更加巧妙：“孀腰”是一个

新颖别致的词，也许正因为它的新颖，后世的

传抄过程中产生了更符合传统诗歌语言的

“纤腰”；“别泪”当然指为分别而流下的泪水，

但其字面意义是“离开［眼睛］的泪水”，这里，

在诗人巧妙的文字想象中，眼泪“离开（眼

睛）”导致了“秋波”———女性美目的常见比

喻———的干涸（减“损”）。

这首诗包含了南朝王昭君诗歌中若干常

见的主题，如音乐、哀愁、衰老、容貌的凋零和

北方的严寒气候。庾信的另一首昭君诗《昭

君辞应诏》，有一联写道：“片片红颜落，双双

泪眼生。”［５］“红颜落”即呼应此处的“红颜无

复多”。就像南朝其他一些昭君诗（尤其是

沈约和鲍照的昭君诗）那样，庾信的两首昭

君诗皆以演奏乐曲作为结束，⑤“音乐”的子

题也在此处《咏怀》的第二联里出现。不仅

如此，而且细读之下，庾信的《咏怀（其七）》

是对南朝宫体诗歌的元老沈约《昭君辞》的

一首“和诗”。沈诗如下：

朝发披香殿，夕济汾阴河。

于兹怀九折，自此敛双蛾。

沾妆如湛露，绕脸状流波。

日见奔沙起，稍觉转蓬多。

胡风犯肌骨，非直伤绮罗。

衔涕试南望，关山郁嵯峨。

始作阳春曲，终成苦寒歌。

惟有三五夜，明月暂经过。［６］

值得注意的是，庾信不仅采用了沈诗的

韵，而且重复使用了若干相同的韵字：过、歌、

波、多、河。其中“波”和“多”，就连在两首诗

中出现的位置也是一样的（都是第三、第四

联）。“转蓬”是北方的景象，也指女性不加整

理的蓬乱头发（“首如飞蓬”）。在沈诗中，转

蓬随着昭君离中原越来越远而日渐增多，一方

—５５—

第４期 田晓菲：庾信的“记忆宫殿”：中古宫廷诗歌中的创伤与暴力



面是描写北地景色，另一方面也是描写任风沙

吹乱头发而不加膏沐的悲哀情怀。相对于此，

庾诗也以“多”为韵字，但提出“不多”的是“红

颜”（以春花作为暗喻与转蓬遥遥相对）。

“波”在沈诗中描写泪水（第六句），但在庾信

诗中则成为美目的比喻（也在第六句），虽然

沈诗的“流波”似乎俨然成为庾信的灵感：在

他的想象中，奔流而去的泪波减损了美目之横

波。沈诗第十六句中明月“暂经过”变成了庾

信诗第二句中汉使的“绝经过”。沈诗倒数第

二联中的“曲”和“歌”在庾诗第二联中分别成

为胡、羌之乐（同样用“曲”和“歌”）。庾信不

但重写了沈约的诗歌，还留下可以察觉的痕

迹，通过这种方式向前辈作家致敬。

①同上，２６５６页。孙万寿（约六世纪晚期），北齐灭亡后自东归西的士人，在其诗作《庭前枯树诗》中，也
用“枯树”来表达齐亡之后的漂泊感。同上，２６４１页。

②海陶玮以为青山指华山，华山据称曾因阻隔了黄河水而被巨灵神劈开，故此句言女子盼望华山再次
隔断河水，表示她在徒劳地希望过去的一切可以重新来过（２４页）。《庾信选集》有相似的解释：“希望
用青山遮断河流，这是不可能的事，比喻回乡无望。”《庾信诗文选译》、《谢緿庾信诗选》与此说法近似，

称“南归的希望如精卫衔木填沧海，除非眼前的青山能够斩断东去的黄河”（１７７页）、“谓己之南归、就
如希以青山阻断黄河东流一样无望”（１７９页）；《谢緿庾信及其他诗人诗文评选》也以为“望”表示“希
望”，因女子“南归之途为黄河所阻，故盼望青山能将其截断”（９７页）。

③郦道元《水经注》卷１０：“［衡漳水］又南屈，东径窦氏青山南，侧堤东出。青山即汉文帝窦后父少翁冢
也，少翁是县人，遭秦之乱，渔钓隐身，坠渊而死。景帝立，后遣使者填以葬父，起大坟于观津城东南，故

民号曰青山也。”见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８９页。

然而，如果说庾信《咏怀》绝大部分是昭

君诗传统的“普通”变体，那么其尾联却会让

一个六世纪的读者吃惊。如倪指出的，该

联第一句用了溺水而死的炎帝之女精卫变成

小鸟衔木石填海的典故。虽然这一典故在六

朝诗歌中十分常见，这一神话中的复仇女性

形象却从来没有在前此的昭君诗中出现过。

此外，庾信用“枯木”指精卫用以填海的木

石，“枯木”一词对庾信和其他羁留北方的南

朝士人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这些士人经常

用“枯木”形容自己移根异地后的枯萎状态。

庾信的《枯树赋》当然是最为著名的例子，而

刘臻的《河边枯树诗》也暗示了“枯木”是寓

居北方的南朝士人所共知同享的意象。①

对诗的最后一句，历代注家却都没有给

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倪没有提供任何注

释。后代注释者或以“望”为“眺望”，认为女

子“欲望南方的青山，却为黄河所隔断”；［７］

或以“望”为“希望”，认为女子希望青山可以

截断黄河。②笔者认为，这句诗就和上句的精

卫填海一样，也含有一个典故，但与华山完全

无关，用的是“窦氏青山”故事。汉文帝窦皇

后的父亲在河旁垂钓时溺水而亡，景帝即位

之后，窦氏成为皇太后，她派人填平河水，并

在其上造起大坟，当地人称之为“窦氏青

山”。在现存典籍里，这个故事见于西晋挚

虞的《三辅决录》注：“窦太后父少遭秦乱，隐

身渔钓，坠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

所坠渊，起大坟于观津城南，人间号曰窦氏青

山也。”［８］也见于郦道元《水经注》。③这一故

事，虽然明清和现代读者多不了解，却为六朝

读者所熟知，并非僻典。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鲍照的《石帆铭》：“青山望河，后父沈躯。”［９］

钱振伦注以为出自《山海经》，实误，因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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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解释“后父沉躯”四字，只有联系窦后之

父溺水而死才能说通。庾信此句，是说希望

以青山切断河流，和上句“精卫期待填平大

海”构成完美的对仗。

①这两句铭文的灵感或来自左思《吴都赋》，其中有把精卫和鳐鱼联系在一起的句子：“精卫衔石而遇
缴，文鳐夜飞而触纶。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鳞。”

②该诗题为《明君词》。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１９１３页。

③海文，４０页。

事实上，上引鲍照两句铭文的前文作“衡

石
%

鳐，帝子察殂”，钱氏的注释正把帝子和

精卫联系起来。如此说可通，则精卫与窦后的

对应也所来有自。①如此，我们虽然不能说精

卫填海和窦后填河的对仗完全是庾信本人的

异想天开，用两个充满怨毒的女子来结束一首

歌咏王昭君的诗作，却出乎意外，对于当代读

者来说，必然是十分震惊的———一方面，他们

在诗中可以辨认出耳熟能详的昭君诗的各种

常见意象，另一方面，也会看到庾信对王昭君

主题独特的扭曲。

这个令人难忘的结尾恰恰呼应了庾信最

钦佩的一位当代作家萧纲的王昭君诗。②与其

他昭君诗不同，萧纲以一个视觉意象———而

非听觉意象———来结束他的诗歌。他的尾联

用了王昭君故事中的画师典故：“妙工偏见

诋，无由情恨通。”画师特意在画像中丑化昭

君的容貌，使她无由见到君王，也更不能把情

恨传达给汉帝。反观《咏怀（其七）》，庾信也

将整首诗建立在对“通”的玩味上，或者更确

切地说，是对“不能通”的遗憾上。诗的开头

写消息无法传递（音信“断”）、汉使不再来访

（“绝”经过）；虽然音乐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

而飘向远方，但乐曲本身却让人“断肠”（诗中

的第二个“断”字）。具有反讽效果的是，最后

一联中“填”的行为本来可以把阻碍沟通的大

片水域化为陆地，但也导致了河流的阻塞（第

三个“断”字），从而产生了另一种堵塞和障

碍。最终唯一长存不断的是女子的“恨心”，

它与萧纲诗中的“情恨”相呼应。

也许可以说庾信的《咏怀（其七）》是基于

萧诗“无由情恨通”或者沈诗“衔涕试南望”的

衍发创作。这种创作方式与南朝宫廷中流行

的“赋得”相似，尤其是“赋得”前代诗歌中的

名句。尾联中对精卫和窦后这两位女性复仇

者的妙用既基于宫体诗歌的创作传统，同时也

对它进行了转化。这样的创作方式是庾信入

北后诗歌创作的一个特色，展现了诗人与其他

南朝离散者共有的复杂的文本记忆。

二、对既有诗歌类型及写作常规的

变形（之二）：“边塞诗”

《咏怀（其十七）》更加清楚地体现庾信

如何对不同的诗歌类型进行合并和转化，打

破读者对既有诗歌传统的期待。在庾信诗

里，每个诗歌类型的组成部分都清晰可见，

正因如此，把它们剥离原来的语境、重新拼

合在一起之后的效果，也就更让人吃惊。这

是庾信借以表达创伤的独特诗歌技巧。

日晚荒城上，苍茫馀落晖。

都护楼兰返，将军疏勒归。

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

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

闻道楼船战，今年不解围。［１０］

对诗的首联，与其按照后世流行的大众

诗格那种浅俗的寓言解读模式来进行阐释，认

为落日象征着南朝的衰败，③还不如把此诗放

置在早期中古时代的写作传统中，看到庾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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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很多诗歌名作也有相似的开头。比如潘

岳（２４７３３０）的著名的思乡作品《河阳县作（其
二）》的首联为：“日夕阴云起，登城望洪

河。”［１１］或者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的《南楼中望所
迟客》：①

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

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１２］

谢緿（４６４４９９）和何逊（？５１８）对六世纪
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二人都创作过

日夕登高眺远的诗作。换句话说，庾信的《咏

怀（其十七）》的首联就和中古任何一首登高

主题的诗歌不无相同之处：诗人登高，眺远，思

念家乡或友人。但是，这种“熟悉感”很快消

失，读者被首联所激发的预期受到了挑战。

①潘岳和谢灵运的诗都录入《文选》，是中古读者熟悉的名篇。

②海文４０页。事实上，公元５７５年北周征伐北齐，就曾派遣战船从渭水进入黄河。《周书》（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７１）卷６，９３页。笔者也并不认为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初到长安时的印象，第一联暗指梁朝的灭
亡”。在笔者看来，诗歌描绘的图景是雄心勃勃的北周王朝对统一天下怀有的强硬冷酷的决心，是对中

亚、南陈、北齐不断的军事征战。但我们已无从考证这首诗歌创作的具体年代和背景。

在早期登高眺远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

一位处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历史人物，亦即

诗人自己，他向读者描述自己此时此刻看到的

景象。与此相反，庾诗第二联“都护楼兰返，

将军疏勒归”却把读者引入一个不同的诗歌

世界。这两句诗之所以非常奇怪，是因为它们

“不属于”登高望远的诗歌类型，而属于南朝

诗中一个特殊的亚类别———“边塞诗”。在这

一诗歌类型中，诗人描写想象中的北方边塞生

活和征伐。

边塞诗中充斥着中亚和西北边塞的地

名，比如说“楼兰”和“疏勒”，它们共同创造

出一种异域情调；而“都护”和“将军”也是这

类诗中常见的对偶项。比如：

王训（５１１３６）《度关山》：“都护疲诏吏，
将军擅发兵。”［１３］

戴詗（六世纪上半叶）《度关山》：“将军

一百战，都护五千兵。”［１４］

刘孝威（？５４９）的《骢马驱》：“且令都
护知，愿被将军照。”［１５］

庾信《出自蓟北门行》：将军朝挑战，都

护夜巡营。［１６］

六世纪边塞诗中“将军”和“都护”频繁的

并提，以及“楼兰”和“疏勒”的对仗，必然会让

当代读者在庾信的诗句中听到“边塞乐府”的

声音，而不会去追问这些词语背后是否有什么

样的具体指称。同样，第三和第四联中，战马、

将士、阵云和转蓬也可以看作边塞诗中常见的

笼统、概括性的描写。与此同时，我们的阅读

习惯再次受到挑战，因为边塞乐府中表达的情

感倾向于积极和雄壮，诗中的主角经常是追求

建功立业的战士，当然他有时也会愁苦思乡，

但他从来都不会在诗中登高远眺———所有的

中古读者和作者都知道，登高远眺乃是抒情诗

人的传统作为。

对边塞诗最严重的违背是诗歌的尾联：

“闻道楼船战，今年不解围。”这一联出现在这

里十分反常。虽然海陶玮“北方的战争不用

楼船”这一观点并不完全准确，但考虑到诗歌

的上下文和边塞乐府的地理设定（中亚和西

北），战船出现在这里的确出人意外。不但南

朝边塞诗从来不会提到楼船与水战———诗歌

传统规定了“边塞”只能是西北边疆，而且楼

船的意象与前文楼兰和疏勒归来的马上将士

意象很不谐调。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不

是看见而是“闻道”水战的消息，这一细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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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诗中给出的确切的时间点“今年”，为此诗

增添了一种带有特定性、现实性的历史感，从

而完全打破了从第二联到第四联所构建的笼

统概括的边塞描写。可以说，尾联从笼统概括

的边塞乐府，回归到抒情诗人所采取的的姿

态———他登高远望，怀念故乡或者友人，与首

联遥相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框架，传达了

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也就是诗歌作者本人的

声音，而不是边塞诗中假想出来的无名将士的

声音。

①“阳云台”自然令人想到《高唐赋》中楚王与巫山神女的梦会。见《集注》２４９页。

②“鸡鸣”指垓下之围时汉军所唱楚歌，让被围的楚军以为汉军已尽得楚地。“鹤唳”则指淝水之战东晋
部队大败后秦，秦军在逃亡时，连风声鹤唳都以为是追兵。这里，庾信对这些典故作出带有讽刺意味的

翻转：对于失败的南朝部队来说，鹤唳似乎意味着北人的到来。“秦”在庾信的作品中常用来指称西魏。

见《集注》２４９页。

③倪于此句惟注“”字。然此句用典实出潘岳《马督诔》。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
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１９９４页上、下）。西晋大臣马敦（？２９７）曾组织将士奋勇反抗狄人的围城。
潘岳在马敦诔文的序言中生动描绘了守城者的策略：他们用铁索系住梁栋从城上投下去打退敌人，随

后再用铁索把栋梁拉上来重新开始下一轮攻击（“于是乎发梁栋而用之， 以铁锁机关，既纵?而又升

焉”）。诔文中有一句为“ 梁为?”。我怀疑本诗中的“罗”是传写错误，应作比较少见的“ ”。“ 梁

犹下”意谓［铁索］栓系的栋梁仍然被不断投下。

④关于这句的典故，倪引《后汉书》杨?传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卷３８，１２８８页）：杨?在皮（转下页）

从审美角度来看，水战的僵持和兵阵般

凝固在地平线上的乌云构成了一种形式上的

平衡。空气的静止无风是云朵移动缓慢的原

因，也导致了秋蓬———羁旅的象征———暂时

的停滞。但所有的停滞只是片刻———秋蓬

“欲飞”，太阳夕落，诗人也将走下城墙，今年

之“不解围”也很快便会以征服者的胜利告

终。一个城市、一个王国所面临的灭亡的命

运，暂时在诗中悬而未决，诗的结尾指向结尾

之后的未来时刻。

在这首诗中，诗人建立起读者的预期，只

是为了最终打破预期。《咏怀（其十七）》成

为一个元诗文本（ｍｅｔａｐｏｅｔｉｃｔｅｘｔ），合并了两

种不同的诗歌类型：一个类型是特定历史语

境中的人物（即诗人自己）登高眺望远方，另

一个类型是对西北边塞的想象。庾信不断扭

曲、改变熟悉的诗歌类型，正是因为固有的诗

歌语言传统和写作规则已经不足以言说他的

个人经历。

三、魂与影：宫体之追和

组诗的最后一首，《咏怀（其二十七）》，是

一首对江陵陷落和萧绎之死的挽歌。虽然名

义上萧梁政权在北朝的支持下作为“后梁”继

续存在，但江陵的陷落和萧绎之死标志了梁朝

事实上的灭亡。这首诗不仅深深植根于南方

宫廷创作的传统，而且直接回应了两位梁朝皇

子作诗唱和背后的具体事件。诗人以复杂的

文本回声进行往事追忆，使梁朝宫廷旧影重

现。这既是对宫廷社交场合中诗歌创作规则

的严格遵守，同时也是对规则的刻意抵抗和施

暴，因此诗歌本身就演示了诗中所描写的暴力

与创伤。

被甲阳云台，重云久未开。①

鸡鸣楚地尽，鹤唳秦军来。②

罗梁犹下，③杨排久飞灰。④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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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车轴折，吾王不复回。［１７］①

这首诗的含义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来理

解。对任何一个古代读者来说，只要对古典

文本传统有基本的了解，则诗的字面意义不

难解读；而现代读者在注释的帮助下也能够

获得基本的理解。在上文脚注里，笔者对典

故略作说明，除了对第三联作出新解之外，其

他部分都与前人注释基本相同。然而，在更

深的层面上，这首诗是对一起发生于梁代宫

廷的历史事件和文本事件的回应。如果我们

不熟知庾信所“引用”与重写的特定诗歌文

本，那么个中妙处也就无从领会。

（接上页）囊（“排囊”）中装满石灰然后向敌兵扬洒，使敌兵暂时丧明。见《集注》２４９页。笔者认为“杨
排”（扬、杨通用）在诗中也可能是指杨木做的盾牌。庾信精通《左传》，据《左传》记载：“［乐祁］献杨

六十于简子”（《左传·定公六年》）。据胡三省（１２３０１３０２）《资治通鉴》注：“牌，古谓之，晋、宋之间
谓之彭排，南方以皮编竹为之，以捍敌，北人以木为之。《左传》乐祁以杨贾祸，盖北方之用木也尚

矣。”《资治通鉴》（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６）卷２２２，７１３４页。事实上，“牌”或者“彭排”的说法一直到唐代
仍在使用，“牌”或写为“排”（如《周书》卷２９《刘雄传》：“雄身负排”）。

①汉临江王（？公元前１４８）有罪，被招往长安接受惩罚。在出江陵城北门时，他所乘车的车轴折断。
江陵父老看到后泣言：“吾王不反矣”。临江王果然在到达京城后自杀而亡。见《集注》２５０页。

②萧绎的诗题为《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２０４８页。和诗的作者有朱超
和阴铿（约５４０年代５６０年代）。

③“吹纶”是一种丝织品，此处也可用来指柳絮，如“吹纶絮”。

④“吹”指吹管，也可以指风。

诗一开始便与既有的文学传统格格不

入，对典雅的宫廷风格构成一种挑战。“阳

云台”早已因《高唐赋》而成为欲望场所的代

称，楚王在此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神女在离

开之前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

暮，阳台之下。”［１８］在五世纪，“阳云台”或

“阳台”随着汉鼓吹曲辞《巫山高》在南朝的

复兴而变得流行。江淹（４４４５０５）的诗句可
以说最为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该意象与情思欲

望之间的关系：“相思巫山渚，怅望阳云

台。”［１９］但在庾信笔下，浪漫的阳云台和“被

甲”出现在同一句诗之中却让人感到非夷所

思、惊讶震撼，而宫廷诗歌的审美趣味是不允

许惊讶震撼的。

另一方面，对于梁朝侍臣来说，阳云台不

仅仅是一个文学典故，它也是一个真实存在

的地理空间。湘东王萧绎在成为荆州刺史之

后，在江陵起造了一座湘东园，在园中的假山

上修筑号称“阳云”的楼台：“山上有阳云楼，

极高峻，远近皆见。”［２０］在荆州期间，萧绎爱

上当地女子李桃儿。当任期结束、回朝述职

时，他将李桃儿也带在身边。然而，人口的流

动在梁朝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萧绎的行为触

犯了当时的法律。萧绎的继任也即他的兄长

萧续（５０６５４７）威胁要把此事告发给皇上。
萧纲试图在两位弟弟之间调停斡旋，但没有

成功。萧绎迫于无奈，不得不把李桃儿送回

荆州。［２１］随后萧绎前往江州担任刺史，在那

里，他作诗表达对李桃儿的思念，并称她为

“阳台人”。［２２］②此事在当时尽人皆知。

萧绎在荆州，和李桃儿情好浓密之际，曾

写过一首题为《咏阳云楼檐柳》的诗：

杨柳非花树，依楼自觉春。

枝边通粉色，叶里映吹纶。③

带日交帘影，因吹扫席尘。④

拂檐应有意，偏宜桃李人。［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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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表面上是一首咏物诗，这首以柳树

为题的诗实际上是一曲赞美李桃儿的情歌，

李桃儿的名字以“桃李（人）”的形式出现在

最后一行。“粉色”（红粉胭脂的颜色）和“吹

纶”（服饰的材料，也指柳絮）明确点出了女

性的在场。第三联提到“帘”和“席”，暗示了

内室空间的情爱场景。室外，预示着春天的

轻柔柳枝正在“依楼”和“拂檐”，这个形象巧

妙地与室内的情欲相融合，同时也严守了

“咏物诗”的规则，使整首诗的描写从未离

题，自始至终围绕柳树展开。最后一句照应

第一句，完成诗歌所要传达的信息：虽然柳树

并非开花之树，但它们最为合宜地烘托出春

天的“桃李人”。

萧纲完全理解这位皇弟的心意。他的和

诗构成了庾信《咏怀（其二十七）》的蓝本，因

此值得我们细致地阅读和讨论。

①“春柳”一作“春椒”，但后者并没有出现在《艺文类聚》中（卷８９，１５３３页）。虽然“春椒”在诗句中看
起来似乎更为通顺，但诗的主题是“柳”而非“梅”，因此“春椒”并不合适。此外，诗的第二联明显在继

续“春柳”的话题：第一句以“柳”为开头，第二句以“春”为开头。这是中古诗歌常用的创作技巧。

暧暧阳云台，春柳发新梅。①

柳枝无极软，春风随意来。

潭沲青帷闭，玲珑朱扇开。

佳人有所望，车声非是雷。［２４］

这首诗堪称“和诗”的典范之作：不仅每

一联都照应萧绎的原诗，而且演绎和发挥了

原诗中可能被粗心的读者忽视的细节。首句

模仿汉魏之际的“古诗”，用迭字开头，同时

巧妙地与原诗进行对话，引读者注意萧绎原

诗对陶渊明诗句的化用———陶渊明是萧氏几

位皇子特别欣赏的作家：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２５］

萧绎原诗的开头与结尾含有很多对陶诗

的回声：“檐”旁的柳树；“桃李”；形容炊烟的

“依依”被转化为对柳树的描写（“依楼”）。

萧纲的和诗则选取了陶诗中的“暧暧”二字，

似乎是在暗示萧绎他完全理解萧绎的文本意

图。“暧暧”也贴切地适用于新语境———阳

云台因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神女的在场而笼

罩在迷蒙的云雾中。

萧纲诗的第二句，“春柳发新梅”，简明

扼要地概括了萧绎第一联中的关键词：春、

柳、花树（花树在萧绎诗中是以否定状态出

现的：“非花树”；但同时，萧绎诗中的“粉色”

有双重含义，既可以理解为女子的脂粉，也可

以指梅花的颜色，因此“新梅”可能照应“粉

色”）。

萧纲诗的第二联柔情骀荡，同样与萧绎

诗第二联一一对应：第一句写柳枝，“软”不

仅描写了枝条在春天的新生命，也暗示着女

性的旖旎，响应了萧绎诗“枝边通粉色”；第

二句写春风，间接指向萧绎诗中的“叶里映

吹纶”。

第三联中的“潭沲”为双声连绵词，描写

水的波纹，但这里指青色帷幕的飘动（萧绎

诗第三联中的“帘”）。“青”既是开冻池水的

颜色，也是柳树的颜色。帷幕的飘动也照应

了萧绎诗第五句中的风“吹”。萧绎诗第三

联中的“日”光，在萧纲诗中出现为“玲珑朱

扇”──“玲珑”有明彻之意，令人想到鲍照
诗“白日照前窗，玲珑绮罗中”。朱门打开，

王子进入内室，垂下的青帷分隔出一个浪漫

的私人空间，呼应了萧绎第三联中内景与外

景的结合。

萧绎诗的尾联明确地写到“桃李人”，这

位“桃李人”果不其然也出现在萧纲诗的尾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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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也就是期盼情人来临的“佳人”。“车声

非是雷”巧妙地结束了全诗，“非”呼应萧绎

诗的第一句“杨柳非花树”，它的典故出处是

西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

兮，声象君之车音。”［２６］①但《长门赋》描写了

失宠与失望，萧纲诗句则翻转原典，预示着美

满的结局。

①西晋诗人傅玄（２１７２７８）残诗有云：“雷隐隐，感妾心，倾耳清听非车音。”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５７５页。

②《文选》中该赋序称此赋是为汉武帝陈皇后所作。《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卷１６，７１２页。

③相同的记述还见于《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９９页）。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在传统宇宙观

中，“雷”也代表君王和皇太子。②也许，一方

面明写萧绎的车声，一方面萧纲也用“非是

雷”在半开玩笑地提醒萧绎他只是诸王之

一。不过，我们用不着给这一解读太多的分

量，就算萧纲真地意在提醒萧绎记住他的身

分，这也不过是一个兄弟之间的轻松手势，其

中的含蓄语气也许只有以梁朝皇子的细腻才

能察觉。

如果说萧纲的诗是对萧绎的完美回应，

那么庾信的诗则是与萧纲诗的对话。庾信诗

所押的韵与萧纲诗相同，甚至用了三个相同

的韵字：台、来、开。虽然在后代“和韵”成为

非常普遍的创作方式，但据我们现有的材料

来看，这种形式在唐前的诗歌中绝无仅有。

因此，庾信不仅采用相同的韵部，而且采用相

同的韵字来进行创作，是“和韵”在六朝时期

非常罕见的先例。

在庾诗开头，萧纲笔下充满浪漫情调的

“暧暧阳云台”一变而为杀气重重的“被甲阳

云台”。带有浪漫欲望色彩的湿润雨云变成

了象征军阵的乌云：“重云久未开”，也让读

者想到《咏怀（其十七）》中的“阵云平不

动”。没有日光能够穿透这团压抑的乌云。

萧诗中“随意来”的春风变成秦军“来”至楚

地。《高唐赋》中与神女欢会的楚王成为被

敌军围困、走投无路的另一个楚王———“西

楚霸王”项羽。萧诗中如管吹一般的春风被

改换为“鹤唳”，而“鹤唳”在原典中正与“风

声”并提，让奔逃的士兵惊惧不已。

萧纲诗的第三联描绘了低垂的帷幕和开

启的朱门，浓情蜜意的私人空间在庾信的诗

中却变成了血腥残酷的战争场景：江陵驻军

试图坚守城池、抵挡西魏军队，但最终没有作

用，情人的来临被转化为敌军的暴力入侵。

最终，王子的隆隆车声也在折断的车轴中得

到响应，佳人对王子情人的殷切盼望变成了

江陵父老的悲叹：“吾王不反（返）矣！”

只有当我们记住皇子车驾的雷声，我们

才可以真正理解庾诗描写战争的第三联，这

也是诗人对萧纲诗最重要的改写。范晔

（３９８４４５）《后汉书》袁绍传中有一段关于战
争的记载，庾信在《咏怀（其十二）》中也曾对

之进行引用：

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

而行，操乃发石车击绍楼，皆破，军中呼曰

霹雳车。③［２７］

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文本在庾诗中的回

声：萧纲笔下的车声与雷声，不但使庾信写出

“车轴折”，也让人联想到“霹雳车”和投梁下

、蒙而行的艰苦战斗；两位皇子诗中柔软

泛青的柳树被转化为已经死掉，也是致命的

木头———也即用来制造盾牌的材料（“［杨］

柳”也是“杨”），并最终化为灰烬。这里值得

现代读者注意的是，对中古读者来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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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不会让人立刻想到“灰飞烟灭”，这是因

为在中古写作中“飞灰”多半指从律管里飞

出的葭灰，①因此，庾信诗中以“飞灰”写杨排

之烧毁化灰随风飞扬，实际是对萧绎诗之风

“吹”和萧纲诗之“春风”的重写与颠覆，他对

“飞灰”一词如此违反常规的使用，可以让我

们想象中古读者在读到这句诗时的震撼。

①古人把葭灰置于律管中，放在不通风的密室里，据说某一节候到，相应律管中的葭灰即飞出，据此可
占节侯。中古诗歌中可以看到很多如此使用“飞灰”一词的例子：唐阴行先《和张燕公湘中九日登高》：

“重阳初启节，无射正飞灰。”或杜甫《小至》：“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

②庾信对萧绎的评价非常负面。在《哀江南赋》中，他指责萧绎拒绝出兵援救被侯景围困在京城的皇帝
和太子，反而为实现个人野心或报复而屠杀兄弟子侄。

庾信在萧诗创作多年之后写下了一首不

寻常的“和诗”，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这

类作品被称为“追和”。通过追和，庾信在北

方的流亡生活里复制梁代宫廷创作的社交场

合。虽然他在写作时远在异地，两位萧梁皇

子也早已化为异物，但他仍然在进行“应令”

创作，并完美地施展了宫廷诗人的诗技。他

的诗严格遵循和诗的原则，对原作亦步亦趋，

甚至回应了萧纲诗尾联的微妙语气：通过把

萧绎和西汉的一个藩王相提并论，庾信似乎

在暗示萧绎称帝是一种僭越。②在中古写作

中，君主去世经常以“鼎湖升天”或者“帝舜

苍梧”这样的婉词表达，西汉王子折断的车

轴并不符合当时对帝王薨逝的描写常规。

诗中的一切都恰到好处，而又极为反常。

正因为庾信在诗中完全遵循“应令”写作的

常规，读者所感受到的颠覆和震撼也就更加

强烈。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庾信的诗歌是萧

纲的镜像，他回应萧纲一如萧纲回应萧绎：和

诗对原诗作出回答、评论、扩充和改变。然

而，与萧氏兄弟的和谐对唱完全不同的是，庾

信的和诗对原诗的内容施加了语义的暴力，

在这一方面刻意违背了宫廷创作的惯例，有

意制造出震惊和干扰、颠覆的效果，这正是庾

信用具有严格形式制约的宫体诗歌来书写强

烈个人创伤的尝试。

［寇陆　译，田晓菲　校　英文摘要提供：田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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